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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代宗师星云大师

2 月 6 日清晨，台湾佛光山

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师 5 日下

午在位于高雄的佛光山传灯楼

开山寮圆寂。

星云大师毕生致力于弘扬人间

佛教，积极推动两岸佛教交流交往。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都会出

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

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象征着自由。

……”

1951 年，星云大师在台湾

新竹青草湖畔创作了这首名为

《星云》的诗。他的生活正如诗中

所写，无论黑暗或是天阴，他都

在自由地扩大人生的可能。

1927 年，星云大师出生在

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

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

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

边脸是白色的。母亲几乎不敢

抚养他。

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

恢复到和正常婴儿一样。他家

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

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

母生养了 4 个儿女，他上有一

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

外祖母念《般若心经》，还和姐

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

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

上贴的《三世因果经》。

“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

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

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

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

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

当时物质匮乏，不便写日

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

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

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

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

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

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

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

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

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

他至今记得和母亲的对

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

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

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 年 4

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

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

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

诲。

“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

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

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

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

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

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

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

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

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

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

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

来做成肥料卖钱；二是他喜爱小

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

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

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 年，星云大师的父亲

外出谋生，遭遇战乱，此后两年

杳无音信，忧心忡忡的母亲带

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

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

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

“你是否愿意做和尚？”

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

“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

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

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

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

信守了一生。”

1939 年春天，12 岁的星云

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

时，师父替他取名“今觉”，意为

今天觉悟。

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

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

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

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

又古老、又无际。”

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

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

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

改为“星云”。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

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

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

“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

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

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

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 70 多年

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

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

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

碟素菜，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

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

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

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

1949 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

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

８个字来形容。“那时，台湾当局

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

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

座仓库里。”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

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

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

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

算安稳下来。闲暇时就伏在山中

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

歌唱》。

之后，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

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

《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

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

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经常

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

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

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1953 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

了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

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

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

青年来学佛。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

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

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讲

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

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

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

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

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

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台下有数千

名听众，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

来，下来！”

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

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

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

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

当然不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

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

种应酬。“每次开会，如果我不出

席，人家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

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

继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

半月没有回寺吃饭。尤其那时来

自海外的宾客很多，如果不应召

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终

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

高雄。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

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

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

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

以来发挥了。”

1967 年 5 月 16 日，佛光山开

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 40

岁。

“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

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

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

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

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

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

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

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

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

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

立了。”

从 40 岁到 50 岁，正是佛光

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

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

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

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

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

育培养人才”。

1977 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

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

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

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

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

置上忙碌了 18 年。

1986 年，当佛光山稍具规模

时，他宣布退位。“那年我 59 岁，

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

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

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

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

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

不疲。”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

“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

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

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

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

我晚年最大的愿望。”

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

疑问在大陆。

在 1989 年，星云大师就率团

访问大陆，推动两岸宗教交流。作

为两岸佛教文化使者和促进两岸

和平发展的高僧，星云大师多年

来不断往来于两岸。“做好事、说

好话、存好心、写好字”，为两岸的

文化交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不懈努力。

2008 年，星云大师在扬州捐

建的鉴真图书馆开馆，设于馆内

的扬州讲坛也于同期正式开讲。

多年来，扬州讲坛邀请各方名家

前来义务开讲，星云大师也多次

回乡，登临扬州讲坛。

“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

和平。我还是觉得两岸关系发展的

速度太慢了，我感到时不我待。时

间很快啊！我想对中国做出更大的

贡献。”星云大师遗留的这个心愿，

至今仍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星云大师

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

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

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

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

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

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有人问星云大师，如何评价

自己的一生？

星云大师用了四句话作

答———“光荣归于佛陀，所有的光

荣不是我的，是佛祖的；成就归于

大众，所有的成就也不是我的，是

大家的；利益归于常住，假如有人

要给什么利益，不是给我的，是给

常住机构寺庙的；功德归于信徒，

我自己很平凡，也很快乐。”

星云大师留给世人的智慧，

一如“星云”般长存……

（刘爱成 刘畅 来源：《环球

人物》）

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

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

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

学习，全班约有 50 个学生，他是

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

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

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

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

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

记，我读得津津有味。”

在栖霞寺度过了 7 年岁月

后，星云大师去常州天宁寺做了

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

山佛学院。

后来，时局动荡，内战开始，

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

得到家师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

件换洗衣服，带领 70 余名青年同

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

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和警察捉迷藏

两岸和平，一以贯之的心愿


